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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地有个西王善村，1985年秋天，有个男孩出生在一户姓吕的人家，他

是吕氏二十二世传人。这个男孩家族的祖辈，无论是爷爷还是姥爷，都是饱学诗书
之人，奶奶和姥娘虽然文化不高，但她们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善良、隐忍、勤
劳。他的父母平平凡凡，但识大体、懂感恩。可以说，这个男孩出生在好的土壤中，
这个土壤既包含了自然的土壤，也包含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人文土壤。爷爷给他
取名“吕震”，但父亲为他报户口时，派出所的户籍警为图方便，随手写成“吕振”。
在我看来，舍“震”取“振”，也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温柔眷顾：“震”阵仗太大，而“振”
内敛得多。拥有这样的“振”，既低调，又昂扬向上，实在得感激那位懒得写繁复笔
画“震”的户籍警。

吕振在西王善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之后随父母进城，和这个年
代出生的孩子一样，受到良好教育，虽然初次高考失利，但复读一年后，考上了青
岛大学，毕业后做了编辑，又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再之后考上公务员，进京成了
国家某机关的一名公职人员。可以说，以吕振目前的年龄，他从一个小小的西王善
村起步，得天地厚爱，靠着个人努力，一路走到今天，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因为
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人尽其才的。

吕振爱好文学，自上学起就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偏爱语文，很早就在校刊发表
作品，文学是他生命的灯。就像他在作品中写的那样，元宵节时，姥娘会用胡萝卜
削一盏别致的灯，插上灯捻，注入豆油或花生油，让胡萝卜灯照亮简朴温馨的家。

家人领受它的光明后，胡萝卜又会被炒了吃掉。有谁吃过
“灯”呢，西王善村长大的这个孩子，就有这个福气。而从土
壤中长出的“灯”，给了吕振生长的力气，也给了他审美的智
慧。所以尽管来到大都市，他对故乡还是心心念念，在工作
之余，勤奋笔耕，拾取那片土地的文学珍珠，以虔诚的手写
方式，在悠长的回忆中，一笔一画，写就这本《望乡书》。

《望乡书》的作者署名是“雪野”，这是吕振为自己起的
笔名，虽说在他的故乡，雪在冬天是精灵，难得一见，但正是
这惊鸿之美，摄人心魄，令他有找到写作灵魂的感觉。

我与吕振并不熟，只在北京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座谈
会上匆匆见过。几年前他因公来哈尔滨出差，因为同行者中
有我故乡的一位老友，老友说吕振比较喜欢我的作品，希望
能见一面，结果我去宾馆看望他们时，吕振刚好出去了，错过
了交流机会。这次他寄来《望乡书》的手稿，希望我能为他的
新书作序，令我诚惶诚恐。因为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除了工
作原因，不做任何形式的序言，主要是我能力和精力实在有
限。但当我花了三个晚上拜读完这部散文集后，为他朴实的文
字所打动，心有所触，愿意为雪野的文字写点什么，就算对这
本书粗浅的读后感吧。

也许因为我的祖辈也来自齐鲁之地，所以我读《望乡
书》时，有一种亲近感，因为很多风俗是相近的。比如他对红

白喜事的描绘、对祭灶的描写等等。而且雪野的语言朴实，不乏诗意，有着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难得的
一份稳健和赤诚，所以好像是在听一个人真真切切地讲故事，很容易走进文本。

《望乡书》共10章，每一章都有个主题，但无论主题如何细化，雪野笔到之处，无论是故乡的人，
动物植物，还是风物，都脱不开一个“情”字，他的散文不干瘪，洋溢着动人的泥土芳香，这都有赖于
他的情感浓度。他很自然地贴近了五味杂陈的生活，既拾取那天籁般的美好，也不回避它的落后和
愚昧的一面。看到他捉鱼捉出了蟾蜍的描写，谁能不会心一笑呢！至于偷杏子和西瓜，放野火，捉知
了，吃蚂蚱，挖荠菜，点燃玉米秆“照庭”，做游戏等洋溢着乡间浪漫情调的童年往事回忆，更像一杯
杯醇酒，醉人心脾。但在《望乡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偷情的人，看到投井的妇女、自尽的姥爷，这背
后也有着生活裂隙处那难言的绝望和孤独。作者对哑巴等弱势群体的描写，也投入了深深的同情。
而当我读到他写的一个要饭的人的死亡细节时，更是深为震撼——“路边的水沟里，躺着一个人，
穿着破衣烂衫，头发凌乱，胡子很长，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他嘴角还叼着一截很短的灭了的烟
头”，其中一个胆大的孩子拿起一块石头，向那人砸去，那人还是一动不动，但嘴角的烟头却被打落在
地上。这样的描写，若非亲历，难以虚构。那截掉落的烟头，仿佛是坠向大地叩问死亡的一个问号，触
目惊心。

雪野的根在故土，所以他比在城市长大的“80后”青年，多了一份天然的广阔和必然的沉重，这是
他生命和事业的两翼吧。一个人缺乏自然的熏陶容易流俗，而一个人自幼年起就目睹生之艰难和死
亡，在经历坎坷和挫折时，肩膀会自觉承担起重负。故乡是雪野最大的恩人，所以多年之后，他也回馈
故土，把他的部分藏书捐赠给母校。

读《望乡书》，我知道雪野喜欢读韩少功、梁鸿、刘亮程等描写乡土的作品，他们也是我极为欣赏
的同行。除了刘亮程，其实新疆还有位女作家李娟，她是当代散文天空的夜莺，不可多得的好作家。如
果说雪野的散文还有缺憾的话，那么比之这些成就卓著的前辈作家，他笔下的乡土，虽然经过了文学
的“反刍”，但还不够精深，个别章节枝蔓繁复，裁剪不当，我想随着阅历的增长，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
解决。毕竟他给我们奉上了一部心血之作，没有哗众取宠，踏踏实实走着自己的路。

一个手写故乡的人，他在对亲人尽孝的同时，其实也是用笔，在对哺育了自己的故土“尽孝”。这
样的“孝心”永远是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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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集》出版原委 □张培忠 孔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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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套搜罗宏富的张竞生著作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怎么编的
构想也随着张竞生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渐清晰。尽管之前已有《张竞
生文选》（内部读物）和《张竞生文集》（上下卷）陆续印行，但真正的张
竞生全集出版仍假以时日。2008年3月，为了给耗时近20年研究、创
作并即将出版的长篇人物传记《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预热，经时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同意，传记作者张培忠选编
了《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辑录张竞生20世纪50年代在海外
出版的三部自传体散文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由年
轻编辑徐国强担任责编。没想到这本投石问路的张竞生随笔选，一经
推出就大受读者青睐，出版数月随即重印，并迅速登上三联书店畅销
书榜。受到这种“红火”局面的鼓舞，张培忠于2008年7月22日给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的邮件中首次提出了“说服三联出版
张竞生作品系列，计划以‘1+10’或者‘1+13’的方式进行。1是《张竞
生评传》（暂名），10是10本张竞生的作品，3是3本翻译作品，今年已
出《浮生漫谈》，最近可出《美治主义——张竞生美学文选》《乡村建
设——张竞生乡土文选》《南北议和——张竞生回想录》等”。在当天
回复的邮件中，陈教授直截了当地对张培忠说：“这计划不太可行。”
并指出“不是说张书不值得重刊，而是不能单靠市场支持，应该走‘文
化积累’或‘学术建设’的路子”，建议张培忠“最好在广东找学院中人
合作，申请科研经费，做正规的资料收集、整理、校勘，编一套好的《张
竞生文集》”。当时张培忠一方面一时半刻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另
一方面还心存幻想，遂于2009年10月、2011年2月选编并先后在三
联书店出版了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爱情定则》等。2010年11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培忠选编的《美的人生观》插图本。此外，张
培忠还邀请长期从事法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教授莫旭强先生翻译张竞生用法文完成
的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并于2012
年8月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选编张竞生分别完
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食经》《新食经》，同年7
月在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3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钟永宁
约请张培忠编选张竞生全集，交该社出版。张培忠拟
定了一个共15卷的张竞生作品系列，包括：浮生漫
谈——张竞生随笔选；美治主义——张竞生美学文
选；乡村建设——张竞生乡土文选；情感主义——张
竞生文学文选；性育丛谈——张竞生性学文选；普遍
的逻辑——张竞生哲学文选；爱情定则——张竞生
爱情文选；新食经——张竞生美食文选；南北议
和——张竞生回想录；新文化论——张竞生主编《新
文化》文萃；卢梭教育论——张竞生博士论文；忏悔
录——张竞生翻译文选；多惹情歌——张竞生翻译
文选；梦的解析——张竞生翻译文选；满街争说张竞
生——名人论张竞生。半年后，钟永宁先生调往花城
出版社任职，这个计划便不了了之。在此过程中，张
培忠也多次与徐国强探讨由三联书店独力承担出版
《张竞生全集》的可能性，由于资金和人力的限制，这
个愿望也搁浅了。实践证明，陈平原教授10年前的预见充满文化建设
的真谛和学术操持的智慧，是完全正确的。

2016年底，韩山书院开完“丘逢甲与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
后，“岭东人文研究中心”决定把目标转向更为艰巨的任务，即集合韩
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乃至社会力量来共同整理并研究潮汕先贤张竞生博
士的著作，为2019年张竞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书院执行山长李伟雄说起少年时曾在“文革”批斗现场见过张竞生的场
景，至今仍觉历历在目，而孔令彬和赵松元院长也各自于10多年前都
曾拜访过张竞生的故居，对这位潮汕地区民国第一位哲学博士既充满
了好奇，也深怀敬意。项目确定下来以后，就由孔令彬做了牵头人。

在专程去饶平黄冈拜会了张竞生的次子张超先生并获得他的支
持后，2017年春天，孔令彬与李伟雄山长、赵松元院长两上广州，专门
拜访了对张竞生研究倾注20多年心血的张培忠。我们的想法是一致
的，2019年需要用一套比较完整的张竞生作品集来纪念其诞辰130
周年，并召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来进一步宣传和推动张竞
生的研究。两次会谈，除了讨论《张竞生集》的顾问、编委会组成、出版
社事宜外，还就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如何借此推动饶平县政府
重视张竞生故居的修缮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由张
培忠担任文集的主编，从总体上指导接下来的编纂工作。之后，由于
出版经费数额较大，一直无法落实，而编委会只能按兵不动，先熟悉
一些张培忠馈赠的相关书籍材料。

转机出现在9月，项目得到了韩山师范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从
省市共建资金中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于是，孔令彬与李伟雄、肖玉
华等第三次上广州拜会张培忠，张培忠、孔令彬分别代表甲乙双方签
订了“关于编辑出版《张竞生集》的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甲方提供《张
竞生集》基本稿件、拟定文集的基本框架，负责与张竞生先生家属联
系的一切事宜，包括洽谈免除稿费以减轻出版负担、授权出版以及负
责与三联书店联系的一切事宜；乙方承担出版所需资金，负责对文集
分卷内容进行文字校对、编辑、录入、访书，委派各分卷主编以及其
他相关事务；正式成立编委会，聘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岗教授担任顾问，全
面启动了《张竞生集》的编纂工作。

从广州返回潮州，分卷主编领取各自的任务和材料，在编委会上
讨论了几条文字录入时的大体原则，便开始了紧张的录入文字工作。
其时难度最大的仍在文献的搜集方面。既然是要做全集的打算，并且
也许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本书顾问陈平原和北京三联的负责人均说
了这样的话，使具体负责后期资料收集工作的孔令彬深感压力之大。
尽管主编张培忠业已提供了大部分张竞生作品，包括从法国里昂图
书馆找回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张竞生博士论文等，但要达到编撰全
集的最低目标，也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更遑论一网打尽的更高要求。

张竞生几乎从来不使用笔名，只署名“张竞生”“竞生”“竞”等，这
就为我们在作品搜集时减轻了不少甄别的困难。再者，借助今天高度
发达的网络资源及各种数据库，足不出户，已可解决许多前人看起来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借助朋友圈，通过微信、邮箱等平台方式，
我们把张竞生曾经生活或居住过的地方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
北京、广州、潮汕、台湾等地的朋友，都链接了起来。这一年来，在微信
和邮箱中不时阅读传来的新发现，竟成了我们一种极快乐的享受。当
然，还有大量材料的发现只能采用传统的手段，即到各地的图书馆去
访查。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图书馆是我们多次访问的地方，但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图书馆一直未能亲去查看，
虽有朋友帮忙，仍留下许多的遗憾。

在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哪怕是亲临，仍感受到许多的遗憾和
缺憾。如一些老报纸虽有存世，但由于保存不善，无法翻阅。中山大学
珍藏馆的《群声报》，就仅能翻看一小部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上海
夜报》由于损毁严重则被告知完全无法查阅。尤让人痛惜的是潮汕地
区的老报纸、老杂志，百不存一。张竞生第一次回国执掌金山中学，乃
至后来几次乡居，前后时间长达20余年，其在地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文
章，皆因多数报刊不存而成永远的遗憾。有时即使那些保存下来的老
报刊，也多是断简残编，如不少连载文章，中间缺几期乃至被人剪掉
开窗都十分常见。至于作者的书信、手稿，随着1953年作者一家彻底
离开旧寨园到广州，被后来的各种运动损毁殆尽。1961年后，张竞生
再次返乡居住近10年，去世时也因无亲人在跟前，所有遗物散失严
重，成了永久的损失。此外，张竞生因《性史》一书备受争议，其著作被禁

毁现象十分严重，也为资料的搜集带来了障
碍，有时为了访查一部著作的原版，即使使
出浑身解数亦难觅踪迹。

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
逐渐辨伪的过程，其间有喜也有悲，很多时
候是悲喜交集，有一得就有一失，最后总能
把所存疑惑弄清楚。如张竞生的生年问题：
传统认为是1888年，而经过我们的缜密考
证则更定为1889年，就是我们此次搜集整
理资料的收获之一，还有其他几个时间节
点对学界传统观点的修正，都载在肖玉华
博士修订的张竞生年谱中。至于张竞生的
著作辨伪，就目前编者所知，假借张竞生之
名发表的文章比较少见，仅有《幻洲》半月
刊上一篇《论小衫之必要》，不仅属于假冒，
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嫁祸。而冒名张竞
生的著作类却十分多，《性史》第一集之后
的许多续集乃至《性艺》等，已经张竞生本
人辩驳，其他假冒张竞生主编或著述的性
书在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十分流行，如
《性考》《性美集》《欲情爱火》《对待女子妙
术》《爱的丛书》《热情的女人》等。甚至于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励力出版社还曾假张竞生之名出过如《女人
的引诱》《性的原理》《爱的结果》《性的知识》等书籍，编者均不辞辛
苦从海外求来原书扫描件。另外，还有一种盗版张竞生著作的现象，
如1928年由美的书店发行的《爱情定则讨论集》，后被无良书商改名
为《如此恋爱》《新杏花天》等名字盗版印行。此外，也有人认为属于张
竞生佚作部分的《我的婚姻》《恋爱的卫生》等书，经我们的考证也均
属子虚乌有。

出版《张竞生集》，是广东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盛事。为了把
项目实施好，2018年4月7日，《张竞生集》编委会扩大会议暨张竞生
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在潮州市韩山书院召开。陈春声教授、陈平原
教授、林岗教授三位顾问，韩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幸小涛，《张竞生
集》编委会全体成员，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广东省文史研
究馆、广东省档案馆、韩山师范学院、饶平县委等单位代表30多人出
席会议。会上，幸小涛书记致欢迎词后，张培忠汇报了编辑出版《张竞
生集》的缘起构想，孔令彬汇报了文献搜集校注情况、肖玉华汇报了
各分卷编辑情况；陈春声书记从政治把关、陈平原教授从学术规范、
林岗教授从具体细节等方面提出意见；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三联
书店文化分社社长徐国强分别从出版的角度和责编的角度提出具体
要求。会议临近结束时，张培忠建议陈平原教授为《张竞生集》撰写总
序，大家纷纷鼓掌表示赞成。

会后，各项工作的进度进一步加快，而全书在体例方面，充分吸
收了三位顾问的意见，尤其平原老师的建议，每卷均先专著后单篇，
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全书各卷内容也在做
适当的调整，如合并了一些早期的分卷内容，增加了第九卷“杂卷”和
第十卷“评论回忆”等方面的内容，第九卷还临时决定加入一份张竞
生的年谱简编。至于原计划中的目录索引、人名索引等，因时间关系，
实在无法按时完成，只能暂付阙如。

在文字录入方面，我们亦约定了几个原则。其一，使用新式标点。
民国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与今天自有许多不同，录入时则一律改成
新式标点。一些报纸文章一逗到底的情况，各卷主编根据文意斟酌
修改。其二，校正错别字。民国时的报刊普遍存在错别字问题，我们
的处理是直接在原文上改动，不再标识原文错误文字。有些民国时
期的特殊别字，则尽量保留原貌。其三，模糊残缺处文字以“□”代
替。整理录入文字时，若遇到报纸、杂志文字模糊不清或残破不齐等
问题，所缺文字一律用“□”符号代替。其四，繁简字转换问题。本书
全以简体字录入，由于繁体字、简体字并非一一对应，尤需提醒各位
分卷主编注意。如“餘”对应“余”或“馀”，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
淆时，则仍用“馀”字。其五，外国文字、图表、插图等信息的录入。外
国文字、字母符号大小写应确保准确无误，图表、插图等信息建议以
扫描形式存其原貌，交由出版社处理。其六，为确保文集质量，文字
录入时尽量以文章出版或发表时的原件为参考对象，即使那些已经
被整理出版过的专著和文章，我们也要查找到原文并核对无误。以
上是文字录入的几个原则。至于注释方面，则一律采用页下注形式，
每页重新编排，注释要求尽量简洁。为确保注释信息的准确性与分布
的平衡，由本文集第二主编肖玉华博士负责对注释进行统一修订，且力
避重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照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道路的新征程中，编辑出版《张竞生集》，可谓欣逢盛世，正当其时，既
告慰先贤，又启迪来者，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特为之记。

作为革命者、学问家和社会实践家，张竞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曾是孙中山任命的南北议和团
秘书。他在北大任教时，协助李大钊开展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等革命工作。上个世纪三
四十年代，他在广东饶平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致力于乡村振兴。由张培忠积30年之研究、收集和整理之功，会同
孔令彬、肖玉华等拾遗、编校，由陈春声、陈平原、林岗担任顾问，三联书店近日出版的十卷本《张竞生集》，全面反
映张竞生的革命生涯和学术成果，是努力挖掘潮汕文化的实际行动，特刊发该书后记，以飨读者。 ——编 者

第一遍读邵丽的《黄河故事》是请田君老师用手机一页一页拍照传来图片给我，田老师拍得规规整整，
我仔细读一遍，那33张图片里，蚁一样的小字写成的是一篇大文章，字小情怀大，一条大河蜿蜒着，我沉默
沉思，什么东西那样庞大，让我没有言语。

小说写的是一段家族史，以给父亲寻购墓地为线索，围绕父亲这个中心人物，虚实并用写出一家人在
时代的变迁里，生存、发展与向好的变化，大环境里演绎与时俱进的姐弟五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图景，是一
幅场面宏大的画卷。故事的背景设置跨越南方和北方，郑州到深圳，是中原黄河岸的情牵系南海边吹拂的
椰风，亲情的牵扯、国情的延拓，家的理想、国的宏图，个人的奋斗、政策的成全、时代的变迁、凡人的情怀、
家与国的梦与想，小家庭逢上好时代、平常人遇见好机遇，滴水折射太阳的七彩光芒；一个家，一滴水，是浓
缩的海洋、是抽取的标本。这是一滴水，更是千万滴水；这是一个家，更是千万家；这是一个故事，这样的故
事有千千万。“父亲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身于黄河岸边”“我将完成的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父
亲的梦想，是黄河水一样，在流淌、在传承，这个父亲不止是“我”的父亲了，是许多个父亲，他的梦想，是黄
河边无数的梦想，梦想是一条长长的河流。

图片在手机里，大河在文字里，文字在人的心里，流淌着，成为一条河，成为那条在大地上流淌着的大
河。我以我的微渺，静观那安静流淌的声息，在天地之间。

收到书，我急切地想知道，那在手机上读过的33页之外的磅礴。为了更好地对照学习，我又网购了那
本田君老师拍图给我看的选刊杂志。一薄一厚，薄薄厚厚间，文字的流转，胸襟的浩荡，作者的文字功夫、
腾挪与铺排，我不逮旨义，只觉文字里天地之大，那一条大河，从纸页间到文字里，从书中到世上，从无形到
有形，从有形回无形，来来往往，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从眼前来，到未来去，从远古来，到苍生炊烟深处去。
我痴迷这大河的神妙，痴迷这红尘故事的平淡朴素与永恒。

作者讲述的故事，文字描写的家庭，是平常人家，是寻常事件与人物，其中意味，读着熟悉，掩卷深长。
所谓“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是也；常言“是真佛只说家常”，信也。我喜欢这样的叙述语言，平静、安
详、绵绵长长，续续然，悠悠闲闲地，不急不徐，如织如纺，没有断茎，没有堆累，质地似棉，那样的匀实，暖而
熨帖，抚人心肺，是大地上来的，是百姓手里心里的，有机平稳，持久长远，属于苍生，是来自于大河流淌着
的那葳蕤大地。

“能大”“能小”“能长”“能短”，作者一身好功夫在故事里显张力，“羚羊之角”在序与跋中隐约又明白，
“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眼里有笔下才有，心上有字间方有，大的文章出自于略大于整个宇宙的那一
颗心灵。认知上去了，情怀境界辽阔了，作品焉能不意象汪洋。“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毕竟，那梦
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如果不曾经历玉碎的沉痛，怎么会有瓦全的超拔，如
果不曾泥泞，怎会有突围而生的芳香，深渊下去，无底，下去，再下去，触了底，飞起来。

那草原多辽阔，那夜晚多黑暗，那黄河多弯曲，作者在那里哭泣过，哭过了，人也就焠过了，心也在荒
原、在夜晚、在黄河里泅过了，泅水而来，不没就定会活出光彩，况且，文字这样加持于她！祝福每一个泅
出黑暗、泅出弯曲、泅出无边荒原的人，一如黄河故事里的一家人，一如黄河岸边还在岁月的故事里行走着
的人们。

心里流淌着一条大河，是作家，自会写出大作品。哪一行哪一业的人，只要心里流淌着一条大河，生
命就会怀有大河的磅礴。不信，你看《黄河故事》，那小人物，那大情怀，家与国，在心上，在日子里；国与
家在寻常日子里，这是黄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这大河流淌向世界的海洋。

心里流淌一条大河
□秦湄毳


